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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患、信仰与社会:清代漳河
下游地区河神信仰的历史考察

*①

胡梦飞
(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２５２０５９ )

　 　 摘要:　 漳河是流经华北地区的一条重要河流,民间对漳河神的崇祀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清代漳河下游地

区水灾频发,对沿岸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而漳河每次漫溢之后,所遗留下来的淤泥又使得当地农田成

为丰腴之地,故沿岸民众既希望能够避其害,又盼望能够得其利。 这种复杂的情绪和感情共同导致了河神信仰的

盛行。 河神信仰在保有祈雨、治水等传统职能的同时,其职能亦有所拓展。 由信仰而衍生出来的庙会和祭祀活动

在凝聚人心、社会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河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成为“河
流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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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河流密布的国家,自古以来,河
神信仰就极为发达。 远古时期,人类的生存环

境十分恶劣,加上人们受其本身认知能力和改

造自然的能力的限制,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及

现象怀有恐惧与敬畏意识,由此产生“万物有

灵”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自然崇拜,这其

中就包括对山川、河流的崇拜。 在各种河流崇

拜中,莫过于对黄河河神的崇拜。 广义上的河

神泛指各种河流之神,黄河、运河、淮河、卫河等

俱包括在内；狭义的河神则专指黄河河神。 河

神信仰则是指官方和民间对河神的观念和态

度、相应的仪式制度、行为习惯和社会风俗以及

崇祀活动等。 河神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其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黄河的影响力及其对中

华民族的重要意义,有关黄河河神信仰的研究,
学界取得了大量成果,漳河、卫河等中小河流,
由于其影响力远不及黄河,故相关成果尚不太

多。 本文以流经华北平原的海河支流漳河为视

角,选择其河流下游地区为重点考察区域,在论

述河神庙宇分布情况的同时,重在探讨河神信

仰盛行的原因及其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一、河川有灵:河神庙宇的地域分布

漳河,中国华北地区海河水系的南运河支

流。 上游由两河合一,一为清漳河,一为浊漳

河,均发源于山西长治。 其中清漳河发源于山

西省和顺县境内,至涉县污犊村入河北省。 由

于流经地区多变质岩,泥沙含量不多,河水清

澈,故名；浊漳河发源于山西省襄垣县,流经下

马塔后进入河北省,流经地区多黄土丘陵,河水

混浊,故名。 两漳河在涉县合漳村汇合后称为

漳河。 下游作为界河,划分河北与河南两省边

界,至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境内合流卫河,称漳

卫河、卫运河。 漳河流经三省四市 ２１ 县市区,
长约 ４１２ 公里,干流长 １７９ 公里,流域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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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万平方公里。 本文所指的漳河下游主要指

漳河平原段,即现今涉县合漳村至馆陶徐万仓

一线,地域范围主要包括现今漳河流经的涉县、
磁县、临漳、大名、馆陶等地以及历史上受漳河

河道变迁影响的曲周、成安、肥乡、邱县等地区。
漳河历史上的改道路径大致有三:其一是

漳河北源与滏阳河合流,史称“北道”,大体自

临漳,经广平至邱县,出威县西北,过新河县一

线。 其二是漳河南行与卫河合流,史称 “南
道”,故道大体自临漳、魏县、经大名、至馆陶一

线,并在馆陶县以上入卫。 其三是介于北道、南
道之间的“中道”,大体自临漳,经肥乡、广平东

北流,至冀县与滹沱河合流,再北流河间等地直

达天津入海。 从时间上看,走南道时间最长,从
公元 １３６８~１９４２ 年的 ５７５ 年间,有 ３４７年走南

道。 明初,漳河主要分两股,行中路和南路。 中

路自临漳、成安东北流,经肥乡、曲周而下,直达

天津入海。 南路由临漳东至成安注于魏县,再
经元城 (今河北大名县境)之西店村(今大名

县西北西店村)达馆陶入卫河。 漳河起初中、
南两路并行,其后逐渐以南流为主①。

永乐九年(１４１１ 年),漳河在张固村决口,
与滏阳河合流,主行北路。② 为接济运河水源,
元代曾使漳河支流引入卫河以减其势,到了永

乐年间已经堙塞,但是旧迹依然存在。 正统十

三年(１４４８年),御史林廷举奏请引漳水由馆陶

入卫河。③ 于是在广平大留村“发丁夫凿通,置
闸”,自此“漳河水减,免居民患,而卫河水增,

便漕”,自此“漳水遂通于卫”。④ 此次漳卫合流

是通过疏通永乐年间已经阻塞的旧河道,这便

是明代“引漳入卫”的开始。 正德初年,漳水

“徙于元城之阎家渡入卫河,又十余年自魏县

双井村入卫河。”⑤嘉靖初年,漳水“自回龙村入

卫后,复自内黄县石村入卫河。”⑥漳水入卫的

地点不同,同时也证明了漳河“易迁徙”的特

点。 但到万历二年(１５７４ 年),“漳河北溢由魏

县、成安、肥乡入曲周县之滏阳河,而馆陶之流

绝。”⑦万历初年,漳河又北徙入滏阳河,不再入

卫。 由此可见,明代漳河和卫河时分时合,北流

的时间远多于南流。
清朝初年,政治局面尚未稳定,因此也无法

修整运河。 直到顺治九年(１６５２ 年),漳水至广

平县平固店直注邱县分为两道,“一从县西迳

直隶广宗县下达于滹沱河,一从县东迳直隶清

河县北支青县入于运河。”⑧漳水再次入卫,此
时自万历二年(１５７４ 年)漳水不再入卫已过去

１２４年。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卫水微弱,粮
运涩滞,乃堰漳河分溉民田之水,入卫济运。”⑨

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年),“卫河微弱,惟恃漳为

灌输,由馆陶分流济运。”10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
年),漳河“仍由馆陶入卫济运。”11从以上可以

直接看出引漳入卫的目的是济运。 康熙年间,
因卫河水流微弱致使漕运难以进行。 康熙四十

五年(１７０６ 年),济宁道张伯行建议 “引漳入

运”,以补卫河水不足。 到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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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漳水“入邱之上流尽塞而全漳入于馆陶,
自此漳、卫汇流,舟行顺利无胶涩虞”①,从而实

现了“全漳入卫”。 嗣后,漳河虽变迁不定,但
一直在南道。 １９４２年,漳河在河北省馆陶县徐

万仓入卫至今,形成了现在漳、卫河合流的

态势。
有关漳河神的崇拜由来已久。 古都邺城在

今临漳县境内,是 “河伯娶亲”和“西门豹治

邺”故事的发生地。 战国时期,魏国漳河年年

泛滥,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的不幸。 当地流行

着一种恶俗:居民们每年都要向漳河神———河

伯奉献一位年轻的女孩,给河伯当老婆,期望法

力无边的河伯息雷霆之怒,不要用洪水残害人

民。 后来,漳河边来了一位贤明的地方官西门

豹,他了解了河伯娶亲的真相后,就设计把那批

鱼肉百姓的乡绅、里正统统扔到河里,并带领当

地居民兴修水利,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过上了

丰衣足食的好日子。② 河北沙河市境内有“漳
河神坛碑”。 碑文记载河南修武县人张导,字
景明,东汉建安三年(１９８ 年)为钜鹿太守。 时

漳河泛滥,民不能耕,导按地图原其逆顺,揆其

表里,修防排通,以正水路。 水患既绝,人寿年

丰。 黎民于铜马祠侧建漳河神坛碑,以志其

德。③ 可见,清代漳河沿岸地区河神信仰的盛

行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嘉庆《涉县志》记载涉县漳河神庙:“在南

关,始建无考,乾隆元年重修,以六月二十四日

祭。 别有庙在原曲村,明万历间建,任令澄清

记。”④咸丰《大名府志》记载大名府河神庙在府

治南关陲高岸上,即艾家口,咸丰元年,道、府、
县捐资重修,漳、卫龙神合祀。⑤ 魏县漳神庙在

县城东郭外。⑥ 光绪《临漳县志》记载临漳县漳

河神庙:“在南关外,同治七年,直线骆文光重

修,旧地五亩,知县陈大玠新充西太平村河地一

顷八十亩,又附县四关厢官地四十七亩三分三

毫以供香火。”⑦清人王履泰《畿辅安澜志》记载

成安县漳河神庙:“在县城外东南河滨,顺治十

一年,知县张一霆建,康熙十一年重建。”⑧曲周

县漳、滏二神祠:“在曲周县东东桥南河畔。”⑨

民国《肥乡县志》记载肥乡县漳河庙:“在城北

堤上,耆善修庙三楹,知县王建中增修墙壁。”10

雍正《馆陶县志》记载馆陶漳神庙:“在城西南

四十里,雍正四年,奉旨敕封为惠济漳河之神,
知县赵知希设立牌位,悬挂匾额,每年春秋致

祭,行礼如制。”11民国《邱县志》记载邱县漳河

神庙:“在北极庙后,康熙四十五年,知县杨兆

亿鼎建。”12

关于漳河神的人物原型,说法不一。 通观

相关史料,主要有张果老、女娃、汜水孙孝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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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６２页。
(清)赵知希纂修:《雍正〈馆陶县志〉》卷八《祀典志•祠庙》,《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 ６２ 册),上海:上海书

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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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说法。 山西沁县漳源村漳河神庙,又称通玄

先生庙,供奉的是八仙之一的张果老。 长治发

鸠山灵湫庙供奉的漳河神则为女娃。 发鸠山位

于长治市长子县城西 ３０ 公里处的玉峡乡。 也

名“西山”,海拔 １６４６.８ 米,相传为精卫填海的

故事发生地。 据《山海经》载:“发鸠之山,其上

多柘木。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
名曰精卫,其鸣自谈。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

娃。 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

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女娃死后,被百姓

奉为漳河神,并在发鸠山上修建了灵湫庙。 对

联上写着:女娃理水,经南纬北,神泉汇集高灵

渊。 漳源泻碧,西流东注,灌溉上党万顷田。①

漳源村和发鸠山都位于漳河上游,庙宇建立年

代较为久远,承载着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民众多

对其进行演绎和改造,故充满浓厚的神话和传

说色彩。 而临漳县漳河神庙建立时间相对较

晚,故其人格神的形象更为突出。 临漳知县骆

文光在《重修临漳县漳河神庙碑记》中对临漳

县漳河神庙中所供漳河之神做了记载:“世传

乾隆间,有汜水孙孝廉,北上渡河,没于漳水,遂
为兹川之神。”②

二、利害相关:河神信仰盛行的原因

南宋初年,黄河夺淮入海以后,在华北平原

留下了高出地面的黄河故道,加之漳河含沙量

大,将淀泊淤成平陆,河水盛涨,泄水受阻,至使

漳河经常泛滥成灾而不可制约。 漳河历代迁徙

无常,明清时期, 有史料可考的河流改道就达

近 ８０次, 平均 ６－７年就会发生一次变迁。③ 清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 年)至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
２４２年间,漳河泛滥成灾 ４０ 次,平均约 ６ 年一

次。 人们称之为“桀骜不训的漳河”。 以水患

最为严重的临漳县为例,明代临漳县之漳河或

入滏河,或入卫河,而无衡定。 漳水屡临城下,

为害更甚。 此时漳河经彰德府北、临漳城南

(落村、岗陵城)流人魏县界,分为二股:一股经

馆陶,注入卫运河,另一股在魏县大名之间,与
西南流来的汲水合流。 明洪武十八年,漳水冲

毁县城(今杜村乡小庄)；洪武二十七年,移县

治于理王村(今临漳)。 永乐九年,在西南张固

村河口(今杜村乡西营西南约三里处),漳滏合

流；十三年,漳滏并泛。 洪熙元年,漳河决三冢

村等堤(宣德八年,复筑此堤)。 正德元年,漳
滏泛溢,决杜村西南堤。 隆庆二十五年秋,漳河

北徙；三十年,漳河又西徙。 英宗时,漳河已通

卫。 后来漳水复入新滏河。 自此,漳河入卫之

道渐渐湮没。④

清代,漳河迁决频繁,为害不息。 顺治五

年,漳河发二次,环城数十里,城门淹没五尺；九
年,漳河又发,水与城门齐,淹田 １１ 万亩；十一

年,大水冲入西门,环城皆水,房屋尽毁；十三

年,雨水连绵,漳河泛滥,城中搭浮桥往来。 康

熙七年,漳河泛溢,冲田 ２７００ 亩；五十九年,漳
河自距城三里的坊表村西,再次南迁,向东流经

杜成营北、羊羔北、成安县徐村南、说法台(今
成安南)南,至馆陶入卫河；六十一年七月初三

日,漳河暴发,水泛溢,城中可行舟。 雍正元年,
漳河徙城北,二年、三年,漳河屡徙；八年,漳河

屡临城下,又再次迁到城南；分二股,一股沿康

熙五十九年河道而下,另一股自三冢村经武学、
赵坦寨、王明寨、岗陵城、七里营、西羊羔南、五
岔口北,至成安町上村,于馆陶李鸭窝,注入卫

运河。 乾隆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两次入城；四
十六年,漳河决小柏鹤村；五十四年,漳河自铜

雀台南分支,经韩陵山南与洹水同入运河；五十

八年,漳河大徙,复归故道(雍正年问)；五十九

年,漳河决三台,向东南迁,至胡家口入洹水。
道光三年,漳河决商家村,经大楼王西、沙河岸

南,于胡家口流至内黄庆丰庄入卫河。 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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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漳泽水库志》编纂委员会:《漳泽水库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３８５页。
(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 ６５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５９页。
石超艺:《明清时期漳河平原段的河道变迁及其与“引漳济运”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
临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漳县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 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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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决三宗庙；二十三年,漳河决段汪村,三十

年,再决三宗庙,流经杜村庄南、曹村庄北、孙陶

庄西南、教书屯东北,于胡家口入安阳界。 咸丰

元年、二年,漳河两次决口三宗庙东流。 光绪十

二年,漳河决二分庄,十八年,漳河东流决于辛

庄；光绪二十一年,漳河再决二分庄,经张小庄

南,后佛屯北,砚瓦台南,从老庄南,都村北,入
魏县界。①

自万历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 年),漳
河以“北流”为主,流经邱县境内。 康熙三十六

年(１６９７ 年),漳水骤至馆陶与卫河会。 此后,
北流渐微。 虽然起初南、北、中三路并行,但此

后逐渐转为以南流为主,直到康熙四十七年

(１７０８ 年)全漳入卫。 民国《邱县志》记载漳

河:“自万历四年,出御河(即卫河)入滏阳,遂
为曲梁东关巨浸。 虽泛滥无常,旋而归壑。 迄

康熙三十一年,遂出滏阳东泛,全漳尽徙邱

境。”漳河故道主要有两条:“一自直隶曲周村,
北经邱县西门外,西北至宋八疃,入直隶曲周

界；一自曲周县南堤村,经邱东门外盛水湾,即
黄河故道,北至柳疃,入直隶清河界。”漳河的

流经,亦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水患。 顺治十一

年(１６５４年)五月,“漳水大溢,啮城门尽颓,麦
田漂没,岁大饥。”②次年秋,“漳水复溢,平地水

深丈许,陆地行舟。”③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 年)
六月十三日,“漳水自成安县决口,直奔邱城,
水环城北下,西北五十余村,田禾庐舍,漂没无

算。”④次年六月初三日,“漳水自决口大至,故

道湮淤,全河注邱,西北田庐,漂没殆尽,只禾无

存,人民逃散。”⑤康熙四十六年 (１７０７ 年)六
月,“漳水盛发,绕城,漂没房舍,没尽秋禾。”康
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五月,“漳河泛溢,盛永等

五营尽被水患。”⑥次年,漳水再次决堤,“胜永

等五营平地水深数尺,田庐漂没,禾稼无存。”⑦

漳、卫二河在馆陶县(县治在今冠县北馆

陶镇)境内合流,同样是水患极为严重的地区。
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在其《闸河日记》中记载:
“壬辰(道光十二年)春,予北上,迂道存翰风于

馆陶署。 翰风言境内漳神庙,乃直隶、河南、山
东三省轮奉旨致祭之大祠。 今年庙断不可守,
吾子当有法止其冲塌,已具舆马,请前往相度

之。 庙去城三十里,予至庙,询住持,云:‘漳去

庙前旧有二百丈,今山门前仅容一车,大约入夏

必圮矣。’予见直庙门二十余 丈外,河心有砖

墩,周围四五十丈,乃本庙戏台被冲入水,已三

十年。”馆陶漳河神庙位于城南四十里漳河岸

边,因常年为漳水所冲击,以至面临倾圮的危

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漳河水灾的严重性。⑧

“灾害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人

们的头脑中来,并通过社会实践对人们的心理

和行为发生影响。”⑨频繁发生的水灾无疑是导

致漳河下游地区河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借
助神灵之力镇摄、平息水患,保障生命财产安

全,成为沿岸地区官民信仰河神的根本目的。
临漳知县骆文光在其《重修临漳县漳河神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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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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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临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漳县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 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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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云:“漳河,冀豫间一巨浸也,溯其源来自

太行山右,汇清、浊二流,东至旧闸口。 闸以上,
山石夹护,虽湍流迅激,不能为害。 自雀台以下

一带,平原旷野,夏月水势涨发,汹涌异常。 往

往淹及田畴,甚且为城郭、村墟之患。 而临之民

处漳下游,耕凿为业者,独能当横流而不惊,集
中泽而无虞,非有神明为之呵护乎 ? ……能捍

大灾、御大患,是即有功德于民者,固宜列入祀

典也。”①

频发的水灾不是导致河神信仰盛行的唯一

原因,人们在受其害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其

利。 雍正《馆陶县志》记载:“漳河南徙于康熙

四十二年、五十年、六十一年间为灾为甚,怀襄

之势居然水国矣。 今则其势少驯,每逢天雨连

绵,矣间有泛滥之忧,但漳水性浑浊,与黄河无

异,随挖随淤,且其中冲溜无定,难施疏凿之功,
至设立闸座启闭,恐一淤又复他道矣。 且漳水

南徙,民忧漳水之淹,而亦甚德漳水之淤。 盖漳

水所过薄地,尽膏其为利,亦复甚普也。”②漳河

在临漳的利和害,历史上评论不一。 古人褒者,
说漳河为“富漳”,斥者则称其为“浪漳”。 历史

上改道之害繁多,数百年中,受其害者不仅有县

城,而且有数百个村庄。 光绪《临漳县志》载有

杜念祖的《漳干行》,就具体叙述了漳河之害:
“滔滔漳流不计年,形势变更几万千。 春日清

波鱼可数,入夏万顷尽茫然。 浊浪无边平地涌,
禾没奚从辨陌阡。 水耕火耨前功弃,家家向隅

呼苍天。 水退潮平波犹怒,数里折湾直奔注。
地裂岸崩不须臾,沃壤尽作冯夷路。”③然而在

同一县志中,同是身居漳河边的吕游(烟寨人)
与李泽兰(常家屯人),则言漳水之利。 因杜念

祖是被洪水冲淹之村,而烟寨与常家屯,则是漫

水淤泥之村,故评论不一也。 西门豹治邺时,投
巫开渠,利用漳水溉田,以利民生,未言及河害

之大。 周、秦时代,漳河经邺城北,注入黄河故

道。 当其暴涨时,临漳是漫溢之区,故既可开

渠,又受淤泥之惠。 西门豹、史起治邺,政清物

阜,为邺城之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贤令之

功与漳水之利昭然。 由于民殷物阜、经济优裕,
随着发展,邺地由军事重地,渐为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商朝发祥地在商丘,而曾多次迁居。
其中有河直甲居相,相址,在今孙陶镇。 古人在

游牧时期,逐水草而居。 转为农耕,则是选择肥

沃之地域定居。 河宜甲居相,则因相地肥沃,适
合耕牧之故。 商代,漳河流经九侯城(今邺镇

附近)北、今临漳北、成安南,至肥乡注入黄河

故道,临漳正是漫溢之区。 顺治时,知县万廷仕

《修建漳河神祠碑记》中记载此地是大河以北

之膏壤,民殷土沃。④ 雍正时,陈大玠《福惠渠

记》中亦言:“邑城自旧县移建于兹,几四百年

矣。 漳水忽北忽南绕四围,退则泥淤积岁月而

成膏壤。”⑤民国时期,漳河两岸在未筑堤之前,
每有漫溢,翌年二麦(大麦,小麦)必然丰收。
但秋季常有水灾,轻重不一,故两岸居民,喜种

高粱,不惶水淹,以防歉收。 纵论漳河,以往言

害者多,而忘其利,更忽略其在历史上的价值与

影响。

三、乡土神灵:河神信仰的功能及影响

利用祈祷和祭祀河神平息水患、祈求降雨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地方官员和普

通民众看来,这也是河神最为基本的职能。 受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 ６５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５９页。

(清)赵知希纂修:《雍正〈馆陶县志〉》卷八《地理志•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 ６２ 册),上海:上海书

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２８页。
(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 ６５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５０５页。
(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 ６５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３７页。
(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 ６５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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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限制,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但毫无疑

问是存在的。
漳河河神作为沿岸官民心目中的乡土神

灵,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地方保护神的角色。
同治八年(１８７０ 年),敕加河南临漳县漳河神

“昭惠”封号。① 光绪《临漳县志》记载了加封

漳河神的原因:“同治二年,山东会匪自范、观
扰至临境,及渡漳,人马淹没过半,势以孱削。
同治七年正月,捻匪北窜,扰及临境,从九王毓

莹等率乡勇迎敌阵亡,同时死者男女共四百余

人,及匪渡漳,覆溺贼骑无数,几断流。 抚部院

李具题八年六月初二日,奉旨敕加河神‘昭惠’
封号,并颁赐‘双源汇泽’匾额。”知县骆文光

《重修临漳县漳河神庙碑记》对此记载更为详

细:“同治二年秋,山左会匪由范、观等县进窜

临境,蚁聚者三四千人,比渡河,覆溺无算。
(同治)七年正月,(骆)文光宰是邑,皖捻北窜,
时正水浅可涉,先二日上游忽暗涨,溺毙者几至

断流。 二月杪,贼又回窜,官军、民团拒至河干,
忽水复漫溢,歼毙以千计。 嗣积雨连绵,流势倏

分数道,向东北奔注,一似蹑迹追踪 ,驱令入海

隅。 俾戎事得以合团成捷,神之灵佑昭著,不特

临境蒙其庥,即豫疆亦因之巩固。 军事竣,文光

禀陈、李抚帅,蒙奏准敕加昭惠封号,颁给‘双
源汇泽’匾额。 呜呼! 圣世崇德报功,祀汉祭

淮,列在巨典,神之功配四渎得荷,褒荣尤足,传
之史笔,炳曜鸿文,而为临民所永仰也!”②

崇祀河神在凝聚人心、社会教化以及维护

地方社会秩序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沟

通国家和民众的桥梁,地方官员把修建庙宇作

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 临漳知县万廷仕《修
建漳河神祠碑记》云:“今年春,余承乏兹土,莅
治甫阅月,邑人有南郭庙事之举,立碑致享,问
序于余。 余以受命漳邑,则漳神之妥侑与社稷

等分不容辞,又惧荒略不克,道扬其盛。 窃念漳

之为利,亿万斯年,民殷土沃,生生有庸,邀神之

惠,匪朝伊夕；其频岁以来,荡析离居,罔有定

止,岂神之怒。 此一方抑或守土者不修政事,不
蠲祀享,致神之恫,以贻毒百姓。”身为临漳知

县的万廷仕在《碑记》中认为修建神灵庙宇是

地方官员的份内之事,为的是能够保佑当地

“民殷土沃”,而如果守土者“不修政事,不蠲祀

享”,就会招致神灵的愤怒,给百姓带来危害,
以致“荡析离居,罔有定止。”③

漳河与沿岸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河神

在人们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共同

修建庙宇、祭祀神灵等活动,可以起到凝聚人

心、强化地域认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
骆文光《重修临漳县漳河神庙碑记》载:“逮庚

午秋,工告成,邑民来与会者不下二万众,文光

因倡议,以每年九月九日兴会半月,五年缮整庙

宇一次,其一切献牲、演剧、修葺之需,均按沿河

四十庄派费,载在规约。 庶几岁修有例,而庙貌

常新,勉厥同人缵承无舛。 至管键庙门,向由住

持僧职掌,尤虑玩忽从事,或致庭除芜秽,今议

仿西史大夫祠,亦设义学于庙之东厢,取赡书院

地租,延师授读。 选邑中端谨士,昕夕在庙,兼
察住持勤惰。 凡此,皆所以崇神烈,隆祀典,而
令邑之黎元蒸蒸向化,知乐利所由来也。”④为

此,还专门制定了《漳河神庙秋报会规约》:“每
年九月九日庙会,派城乡绅士四人,本城四街殷

实铺家四人并库吏、钱粮房、漕粮房、银炉四人,
共十二人为会首,总理一切；每保派首户二人,
每营派首户一人,分四路挨日赴庙献供行礼,会
首接待茶饭”。 “漳河神为一邑保障,万民蒙

福,各保各营遇丰年愿扮杂剧来献者,听；所派

香资不准摊及小户,至每保、每营派定首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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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昆冈:《清定大清会典事例》,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６年,第 １０９５５页。
(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 ６５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５９页。
(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 ６５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３７页。
(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 ６５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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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赴庙行礼,即以不敬论,罚钱十千文。 东南乡

漳河两岸过水之地,既蒙神佑,每逢麦收,一顷

以上之户,每亩捐麦一升,先由督催于九月会中

报明地数,注入捐簿,至次年五月,如数催收交

仓,四路督催亦准预会。 ……漳河变迁靡常,设
遇漳水改流,有穷民淹没田庐、被灾较重者,酌
提谷麦若干石,代神赈济；功德无量,赫赫在上,
监观不爽,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该首等能多尽

一分心力,即多获一分善报,试看吞公项、霸祠

产、吃庙地者,其人果何如哉,可不勉欤!”①《规
约》对庙会的经费来源及组织、运作做了极为

详细的规定,可见当地官民对漳河神庙会的重

视程度。 除临漳县外,邱县、肥乡等地亦有祭祀

漳河神的庙会。 邱县漳神庙为康熙四十五年

(１７０６)知县杨兆亿所建,每年六月十日当地都

会举行漳河神庙会,演剧祭赛漳河神。② 肥乡

漳神庙在城北堤上,每年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
当地亦有庙会。③

河神庙宇还成为当地著名的文化景观。 成

安县清风观约建于 １９３０年左右,县志记述其沿

革规模,清晰易懂,全文摘录如下:“清风观在

邑城东南隅,隔堤有高地一区,古漳神庙在焉。
前邑侯高公景祺,资其地凿井种树,标为农事试

验场者也。 惜不久庙遂倾圯,近邑绅赵召南王

绍平请人,以保存古迹之心,怀恢复名胜之志,
醵金修葺,以关圣吕祖与漳神,合记一堂,名之

日清风观。 虽规模隘小,不能与平津各大公园

并衡,然每当城关集会期间,亦仕女遨游之佳境

也。”④

四、结语

河神信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

仅与官方治河活动密不可分,也与沿岸民生息

息相关。 从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漳

河下游频发的水灾是导致沿岸地区河神信仰的

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人们希冀从漳河漫溢中

得到利益,这一点原因同样不容忽视。 河神庙

宇不仅为官方所敕封,也成为地方官员和民众

祭祀河神、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场所。
与黄河、运河不同,漳河作为一条区域性河

流,虽然在清代有过敕封,但远没有金龙四大

王、黄大王、白大王等黄、运河神有名,故其官方

史料中记载相对较少。 相比江南、珠江三角洲

以及运河沿岸等地区,漳河下游地区地处华北

平原一隅,较少被学界所关注。 地方性和世俗

性是漳河下游地区河神信仰最为显著的特征。
随着近年来“水利共同体”、“河流共同体”

等概念的提出,对河神信仰这一社会生态命题

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河流是个有机整

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仅有水和水的载体,
还有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它们可以统称为河流

共同体。”⑤“人类与河流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

物一样,都是河流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⑥在

传统伦理学那里,人是河流的主人,河流是人的

奴隶,人与河流之间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
“河流伦理的构建,使人从河流的征服者转变

成河流共同体的普通一员,和其他成员相比,人
没有什么高贵特别之处,有的只是平等和普通。
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应该尊重包括人在内的河流

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也意味着人类没有任何

特权凌驾于河流共同体其他成员之上。”⑦

“河流的生命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

律,人类开发利用河流的活动,应遵循发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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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骆文光:《同治〈河南省临漳县志略备考〉》,《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１０９号),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第 ６９
－７２页。

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十三《风俗志•岁时礼节》,《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 ６３ 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５２２页。

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６４６页。
成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安县文史资料》(第 １辑),１９８９年,第 ４３－４４页。
张纯成:《现代黄河文明及其生态补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３１８页。
雷毅:《河流的价值与伦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５７页。
张纯成:《现代黄河文明及其生态补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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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顺应河流自身规律的法则。”①古人对河神

的敬畏和信仰,正是河流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
通过对沿岸地区河神信仰的考察,在深化区域

社会史研究的同时,也为我们处理人地关系、探
讨区域社会生态和民众心理提供了重要视角。

Ｆｌｏｏｄ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Ｇｏ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ｕ Ｍｅｎｇｆ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ａ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２０５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ｈ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ｓ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ｔｈ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ｃｈ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ｓ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ｓ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ｉｔｓ 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ｄ ｔｏ ｇｅｔ ｉｔ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ｇｏ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ａ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ｅｍｐｌ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ｉ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ｇｏｄ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ｏｄ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ｇ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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